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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的笔触要抵达人性
□曹文轩

在我的心目中，湘女是一位热爱自然、敬畏自
然、富有自觉而又有鲜明的生态意识的作家。在党
和国家坚定不移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呼唤生态道
德的大背景下，作家和出版人与时俱进地推出这么
一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篇儿童小说《勐宝
小象》，是颇有眼光、识见和责任感的。

湘女长期生活在云南红河少数民族地区，她对
神奇、美丽、丰富的云南自然风光、民风民俗、人文历
史有着深切的了解，对描绘自然、讴歌自然、探索人
与自然的关系怀有浓郁的热情和兴趣。正因为如
此，她才能从西双版纳野象的北上南归之旅中，敏
锐地汲取灵感，焕发激情，捕捉到闪耀时代光彩、充
满地域特色的题材和主题。文学源于生活，有了长
期的生活积累、沉淀，播下有生命力的文学种子，才
能在她笔下生根、开花、结果。正如她自己说的，她
的作品都是“源自云南这片自然纯粹、万物有灵的
土地”。

2021年，有一段时间，人们一直关注云南野象
集体出游、一路北上的新闻，而且怀着好奇心和对象
群的关爱，不断跟踪这则新闻。然而新闻毕竟是新
闻，它让你了解最近发生的事情，给你提供新鲜的信
息，但它不会像文学艺术那样，通过生动的、富有个
性的形象扣人心弦，发挥以情感人、以美育人的独特
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勐宝小象》却是富有艺术魅
力的文学作品，它的魅力正是来自生动、有吸引力的
故事和人物、动物形象。

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尤其是儿童小说，是否有
一个生动、有趣、优美、精致的故事，往往是决定它能
否吸引读者、感动读者的一个要素。湘女是一位善
于编织故事的好手。她脚踏十分熟悉的西双版纳热
带雨林的生活沃土，以一个野象家族远离家乡、北上
南归为素材，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展开丰富的想
象，把野生大象世界与当地人民的多彩生活交织在
一起，描写了善良的边地人民守护大象、捜寻救助大

象，人象互助共生的故事。斑娜象群、守象人与贪
婪、狡猾的“神秘人”岩蚌之间的矛盾、冲突、斗争贯
穿全书，随着象群在勐巴拉大森林奔走出没的芭蕉
林、曼栋寨、宝葫芦、象屋、飞地、黑洞，情节起伏跌
宕，一个个令人关注、期待谜团揭开的悬念，强烈地
吸引读者饶有兴味地读下去，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思
索“斑娜象群为什么要离开它们的栖息地”。故事真
实可信，合情合理而又富有传奇色彩，从而让读者从
中领略到善良、同情、友爱、和睦、团结、互助，面对困
难，勇往直前。

故事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巧妙地、别具
匠心地编织生动、曲折、精彩纷呈的故事，是为了更
好地塑造性格鲜明的形象。小说着力刻画的主人
公，顽皮神奇、可爱活泼的小象勐宝，热爱自然、纯真

机灵的小蛮，恪尽职守、爱林如命的拉勐大爹以及贪
婪自私的岩蚌，都栩栩如生，令人难忘。作家湘女掌
握丰富的野生动物知识，对西双版纳大象及其家族
的生活、习性、脾气耳熟能详，了如指掌。她深知大
象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善于使用工具，有着
惊人的记忆力，记得家人、朋友和敌人，而且对人类
语言也表现出高超的思维能力，能判断某种声音是
否构成威胁。因此，书中描写的小象勐宝的遭遇和
命运，从它出生后由于太虚弱而不得不被遗弃，发展
到终于找到妈妈斑娜，回到自己的族群。小象勐宝
与少年小蛮之间的亲热和相互思念，拉勐大爹能听
懂老象祖母阿依莎的语言，从陷阱中救出了阿依莎
等等，所有这些情节和细节描写，无不具有令人赞叹
的艺术说服力和感染力。

总的说来，作家湘女用明快的调子、清新的语言
谱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奏响了一曲生
态文明的赞歌，堪称当前生态文学、大自然文学的新
开拓、新收获。我想，它一定会走进广大小读者中
去，为他们所喜闻乐见。

一曲生态文明的赞歌
□束沛德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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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有暇，阅读了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儿童
小说《勐宝小象》。这是云南女作家湘女创作的一部色彩缤纷、人
象共生互助的传奇故事，以西双版纳的傣族老人拉勐大爹和傣族
少年小蛮救助小象勐宝为故事线索，生动传神地描写了云南美
丽、丰富、神奇的大森林，森林中各种活泼可爱的动物以及引人注
目的象群的独特生活场景和鲜为人知的动物知识。

2021年的新年伊始，一条新闻震惊了全世界，吸引了无数人
的目光，这个新闻就是西双版纳的象群北上。各界人士从地域
学、植物学、动物学的多重角度，讨论这起特殊的动物迁移事件，
而且由于现代科技的普及，北上象群的一举一动、行走宿营，甚至
与人类的冲突都显现在世界的目光之下，这是这本书创作的基本
触发点。尽管新闻是小说创作的由头，但由于作家湘女娴熟的写
作技巧和对动物、植物的丰富知识，这本小说给人一种小说之外
的奇幻的童话般的阅读感受。小主人公小蛮像小树精一样的性
格，和傣族乡亲们对书中唯一转变了的反面人物岩蚌的斗智斗
勇，加上护林犬黄毛和小矮马黑豆的加盟，更增添了这部小说的
可读性。这个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尤其是老象阿依莎和头
象斑娜塑造得比较真实可信。在动物保护与环境保护方面，作者
下了极大的功夫，带给我们深层次的思考，同时她将动物保护的
诸多现代高科技的手段移植于小说中，使这部作品的时代感更加浓烈。

“三百头大象啊，这个数目可不是说着玩的。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三百头
大象一起站在你面前，全都冲着你扇耳朵、甩鼻子，那会是个什么样的场景？那简直
就像一股洪流，瞬间能把你冲得稀里哗啦。”这是作者不经意中写下的关于三百头大
象的一段话，三百头大象就是目前生活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的象群数量，这些年间
已经增加了很多很多。

若干年前，我曾经在西双版纳从事过野战军的穿林训练，热带雨林中的蟒蛇、
旱蚂蟥、各种野芭蕉让我记忆犹新，这本书又唤起了我青年时代军旅岁月的一种
特殊的阅读感受。感谢云南的女作家湘女在虎年献给我们小朋友的一份非常珍
贵的礼物，这是一本关于森林、关于动物、关于可爱的大象的奇妙的书。

针对《勐宝小象》这部作
品，我想谈以下几个话题。

第一，善待宝贵的地方
资源

中国幅员广大，是由无
数的地方组成的，而这些地
方，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
文化传统来看，拥有各自鲜
明的特点，尤其是山高水长、
距离中国版图中心十分遥远
的边疆地区，更是另一番天
地，它们为中国文学提供了
独特的写作资源。而“独
特”这个词对于文学来讲，永远是一个关键词。湘女一直明白这个
道理，她的写作资源基本上取之于云南高原，她对那里的山、那里
的江河、那里的每一棵树、那里的每一朵花都很在意，她对那里的
热带雨林，尤其倾心。我们无法得知她是否像一个植物学家、气候
学家、地质学家那样对那片巨大的雨林进行过多少次风餐露宿的
调研，但我们至少看出了她对那片雨林的欣赏和一个作家需要做的
基本功夫——仔细观察。

她十分内行地告诉我们，勐巴拉大森林是我国唯一的穿越北回
归线的热带雨林，这里湿热多雨，植被丰茂，汇聚了占全国五分之一
还要多的植物种类。我们随着她抬头望去，“望天树、大青树、箭毒
木、香樟、贝叶树、铁刀木等高大乔木挺直身躯，蓬散着树冠，站得最
高”；我们跟着她放眼周边，“油棕、棕榈、董棕、古老的桫椤层层叠叠，
舒展开如凤羽般精美的枝丫，无数藤萝、葛蔓相互攀缘，编织成一重
重厚重的绿幔”；她带着我们辨析了与城市不同的绿色，“深绿、浅绿、
墨绿、黛绿、油绿、嫩绿、黄绿、鲜绿、葱绿、石绿、翠绿、玉绿”。对于写
作资源的定夺是每一个聪明的作家要做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可以
不要过于强调地方资源的重要性，把地方资源看成唯一性，因为有很
多作家的作品并没有向我们呈现出所谓的地方资源，比如托尔斯泰、
弗兰兹·卡夫卡，他们的生活领域非常的浩荡广阔，我们很难用区域、
地方这些空间概念去框定他们。但我们同时看到另外一批作家正是
利用地方资源而获得文学史地位，比如沈从文、汪曾祺、威廉·福克
纳。我们在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作品中都看到了同样的一个修辞，
叫“这地方上”。湘西也好，书本里的地区也好，其实这些地方的特
色，与其他地方的特色相比，并不见得有多么明显。云南就不一样
了，它的特色太鲜明了，就是这样一个不一样的空间，注定了要发生
不一样的故事，注定了人性检验方式的不一样，这时，我想一个作家
想写什么就有什么。

这个关于大象和小象的故事蕴含了自然的命题、人的命题、人与
自然的命题，这片高原是湘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源，她懂
得感恩、懂得善待。

中国有太多的地方，但是遗憾的是这些独特而宝贵的资源并没
有十分充分地、光芒耀眼地呈现在中国文学的天地里，如果再多几个
湘女，也许中国文学有更多好看的画面。

第二，写作一种“典型的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几十年来，正是因为它很难

界定，而一直备受争论，甚至有过极力的批评，有人指出儿童文学根
本不是什么儿童文学，而是一种成人化的写作。当然，这种批评从现
在来看显然已经站不住脚了。所谓的成人化写作一直在进行，并且
看上去是中国儿童文学最辉煌的部分。

但我一直在想一个概念——“典型的儿童文学”。我们很难说清
楚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作品来诠释这个概念，
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汤姆索亚历险记》《窗边的小豆豆》《夏洛的
网》《稻草人》等。湘女所创作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可以放置在这个概
念下的作品，《勐宝小象》当然也是。就目前中国儿童文学而言，所谓
的“典型的儿童文学”这块，在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的格局中，其情形并
不是很理想，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坚力量差不多都集中在中国儿童文

学中的少年文学、成长文学这
块，而我认为这个格局是有问
题的，“典型的儿童文学”才应
该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主导。
从这个意义上说，湘女的位置
是很重要的，湘女的意义也许
在此。

《勐宝小象》以及她以前
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我现在所
说的“典型的儿童文学”。在
相当漫长的时间内，世界儿童
文学差不多都是我现在所说
的“典型的儿童文学”，我们耳

熟能详的作品，基本上也都是这些作品。这些作品的面貌长得更像
我们心目中的，我们感知中的儿童文学，似乎儿童文学也就是这样的
文学。这种所谓的“典型的儿童文学”，都有哪些特征呢？《勐宝小象》
正好可以用来诠释。一是始终不渝的童心、童真、童趣。作品中，憨
态可掬的小象正是童心、童真、童趣的形象选择，作品中有大段关于
小象的描写，本身就是童心、童真、童趣使然。书中“第十章 勐宝小
象”无疑是这部长篇小说留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一章。我们也可以
把这头小象看成是人类的孩子。二是相对纯粹的主题。相对于复杂
的成人文学，儿童文学的主题倾向于单纯、单一，一般不会采取复杂
主题、多主题的模式。《勐宝小象》的主题很纯粹，一点儿也不复杂，它就
是爱，或者可以说是我们如何面对我们身处其中的自然。三是用浅语
写作。《勐宝小象》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孩子能够懂得的，甚至是那些不
识字的孩子，由我们成年人读给他听，他都可能理解，因为这里没有纠
结起伏的长句，没有复杂的语法，没有深奥的单词，而是浅语。儿童文
学作家的功夫，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使用浅语的功夫，这个
能力既是天生的，也是修来的，也不是谁想做到就能做到的。

这些年，有一些成人文学作家转战到儿童文学，无论从哪种意义
上讲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他们在成人文学创作中所积累的写作经验
对于儿童文学来讲是非常宝贵的，但不是每一个人的跨界都会顺顺
当当、易如反掌，因为儿童文学有一些玄妙的品性，不是哪一个作家
都具备的。比如与生俱来的童心、童真、童趣，比如驾驭浅语写作的能
力。湘女的浅语写作告诉了我们一个语言与表达这个世界的辩证法，
这就是一些深刻的道理，一些美感，一些悲悯之情，并非必须建筑于、依
赖于复杂的表达和深奥的词汇，浅语一样也能圆满地呈现这个世界。

第三，文学要做的是一篇关于人性的文章
去年，我和英国、美国、巴西、俄罗斯等国家的文学院的院长有过

一个对谈，在对谈过程中有一个采访，他们问我：“现在有180多种作
品以各种文字到了世界各地，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文学走出去？”我
记得我当时的回答非常简明，我说：“你的笔触要抵达人性，因为人性
才具有共通性”。这个世界不存在先秦两汉的人性、民国时期的人
性、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性。人性从来没有变化过，基本人性一贯如
此，毫无改变。就全世界而言，我们还没发现黑种人有黑种人的人
性，白种人有白种人的人性，黄种人有黄种人的人性，人类的人性是
共通的。文学的根本作用就是改造和优化人性。我曾经给文学下过
一个定义：文学的根本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大自然文学也好，科幻文学也好，玄幻文学也好，都只不过是一
个名头而已，是题材意义上的叫法。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可能他的主
要用心不在大自然、科幻、玄幻上，而是在文学上，而文学要做的文章
是关于人性的。湘女的笔触距离抵触人性底部可能还有一段路要
走，但是她已经走到了这条路上。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她在写《勐
宝小象》的时候，主要心思大概并不是在自然上，而是在人本身。她
想在云南西双版纳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为我们刻画出这几个人物
来。这几个人物虽然是生活在西双版纳的人，但根本上他们是人。
我以为，就《勐宝小象》这部小说而言，就促进人性而言，刻画得最成
功的一个人可能是那个怪味烧烤店的老板岩蚌，当然其他正面形象
刻画得也不错。

在新时代蓬勃发展的大自
然儿童文学、生态儿童文学中，
《勐宝小象》是一部令人刮目相
看的优秀作品，是一曲生态童
心的自然之歌。

毫无疑问，儿童文学是“讲
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渠道，
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声
音，在呈现一个美丽中国、引导
中国孩子走向生态文明中也应
该能够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勐
宝小象》这本书就是用儿童文
学讲好新时代的中国生态故
事，以童真笔法书写生态文明
的一次很有价值的尝试。

2021年4月，我国媒体披
露了云南野生亚洲象象群北上
的罕见新闻，借助于现代高科
技的优势，透过媒体的镜头，野
象群的一举一动真实地展现在
我们眼前。“不看不知道，一看
真奇妙”，云南热带雨林、野生亚
洲象、象群北上南归，顿时吸引
了全国乃至全球热爱地球、热爱
大自然、热爱生命的人们的目
光，特别是广大天生热爱大象的
少年儿童的目光。这是一场人
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现
场直播，这是一场讲述中国生态
保护、生态文明的中国故事现场
直播。这个偶发的但又必然充
满大爱的新时代中国故事，深
深地留存在了人们的心中。

云南亚洲象从春到夏、过
了立秋、历时100多天的北上
南归，触动了云南作家湘女“心

头最柔软的亲情”，湘女说她“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
是看大象的消息”。湘女热爱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
更热爱西双版纳的每一株植物、每一只动物。她曾
经对着跳舞草唱歌，曾经久久地端详兰花螳螂。湘女
以儿童文学作家特有的视野、关切、审美、激情，为少
年儿童读者创作了《勐宝小象》。作品不仅以充满感
性的笔触描绘出西双版纳引人入胜的自然风光，呈现
出真切、亲切的乡土风情，而且更充满理性地、全方
位地展示了这一野生动物热点事件中所反映出的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成果。在《勐宝小象》里，我
们可以看到我国生态保护措施的进步与完善，可以
看到生态保护的积极成果，看到野生动物与人和谐
相处的一种美好可能，也可以看到我们在生态文明
建设中所彰显的科技实力、国家力量以及国民素质

的整体提高。
“野生动物就是自然，而儿童的天性也是自然，

儿童文学的写作基点，也趋于自然，源于自然。以童
心观察世界，以天真亲近自然，才能寻找到最佳创作
主题和创作形态。”湘女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勐宝小象》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透露出浓厚的
浪漫主义色彩，追寻儿童文学的天真自然，童话般的
文学叙事，童话般的文学语言，建构出一个带有万物
有灵论特色的、人与动物共生互助的和谐世界。庞
杂的新闻报道、艰深的资料数据、对生态文明深刻的
思考与对历史民俗深入的考察，被湘女重构成童真童
趣的故事，并融入了她妙生笔端的奇思异想。宏阔
的、厚重的主题被灵动细腻的笔触解构，生态文明建
设的最新成果有了真、善、美的支撑而显得更加亲近、
更易理解，这一切使得《勐宝小象》在文学审美的维度
上也维持了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有的水平。

《勐宝小象》文学叙事天真自然，层次分明，文学
语言生动活泼，优美流畅。作品从人物世界、雨林世
界、象群世界三个层面展开了从容不迫的文学铺展
和千丝万缕的文学交集。

在人物世界里，小主人公小蛮、守林人拉勐大
爹、怪味烧烤店店主岩蚌、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大卫叔
叔、森林消防队员飞手叔叔，围绕着象群保护和雨林
保护，每个人物的形象、语言、行动、表现，都细致入
微，呼之欲出。如在勐巴拉大森林长大的“小树精”
小蛮，“认识起码100种可以吃的野菜、野果，叫的出
每一只小鸟、每一棵小树、每一种小兽的名字，知道
在什么样的地方能找到水源，也知道怎么根据树木
的形状辨别东西南北。”“小蛮会随时准备着进入森
林需要的东西。他随身携带的背包里，装着帽子、水
壶、手电筒、打火机、充电宝、卷尺、小刀、望远镜，还
有一本森林手账。”这样与众不同的小人精，自然而
然就是雨林里的小树精。

在雨林世界里，对勐巴拉大森林的描述，对曼栋
寨的描述，对“宝葫芦”的描述，对象寨、象屋的描述，
对古象道的描述，自然洒脱，浓墨重彩。如对曼栋寨
里“象寨”的描述，10页的章节，用了83个富有节奏
的文学排比的“象”字，大象、小象，象寨、象窝，牵象、
遛象，战象、警戒象、清场象，等等。还有大象能犁
田、能驮货、能拖木头、能接新娘子、能赛跑、能跳舞、
能演杂技、能打仗，一头大象能驮十匹马的货，一个
大象帮驮的货堆起来就是一座山！

在象群世界里，把“一家三代”的斑娜象群写活
了。勐宝小象天真、懵懂、可爱、传奇，人见人爱。
这头被小蛮救回来的小象，喜欢跟着小蛮到学校
去，喜欢把两只小胖腿搭在教室的窗台上，喜欢体
育课，喜欢把篮球当作足球踢，喜欢用鼻尖给小孩
子解扣子、给小孩子擦鼻涕，喜欢掰玉米、掘红薯、
揪豆角、采花儿、摘果子……拉勐大爹既是勐巴拉
大森林的守林人，更是野象群的保护神，曾经受到

盗猎者伤害的头象斑
娜，在雨林里只相信
他，斑娜象群里最年长
的老象阿依莎能自由
自在地用“象语”与拉
勐大爹互相“交流沟
通”。正是这种人象和
谐共生的美好生态，使
西双版纳成了野生亚
洲象的天堂。

写好生态儿童文
学，做好童书主题出版，
是时代的呼唤。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文学的力
量，是真善美的力量，是
一种内在的力量。《勐宝
小象》有着这种自然的
强大的文学的力量。 （本版插图选自《勐宝小象》一书）


